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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重阳节了。下午训练
结束的时候，接到上级通知，说明天

“晒秋”。春来给搞糊涂了。部队没
有种庄稼，“晒”什么“秋”呢？

对于“晒秋”，春来并不陌生。
“晒秋”是一种山区农民的生活方式
和场景风俗，由于山区地势复杂，村
庄平地极少，选择在阳光晴好的时
候，利用房前屋后及自家窗台屋顶
架晒、晾晒、挂晒农作物，久而久之
便演变成一种传统农俗现象，成了
农家欢庆丰收的盛典。在春来老
家，每到重阳节，家家户户就会把秋
天收获的玉米、大豆之类的玩意儿
弄出来晾晒，其实也有炫耀的意思
在里边。“晒秋”的时间一般是在重
阳节前后，天高气爽，适宜晾晒，所
以重阳节又叫晒秋节。

队长告诉春来，就是检阅大家
的训练结果。队长还说，如果合格，
春来他们就会正式进入特种部队。

夜已经深了，听着战友们的呼
吸声，磨牙的声音，打呼噜的声音，
还有梦中的呢喃，春来数了几头羊
也进入不了梦乡。为期三年的训
练，过电影般在春来的脑海中显现。

北方的冬天，气温在零下十几
度，西北风像小刀子一般锋利，刮得
脸蛋生疼。凌晨五点半，背上二十
公斤的重物开始跑步，五公里下来，
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像是从水里捞
出来一样。当然，这仅仅是每天训
练的序幕，接下来还有挂钩梯、穿越
铁丝网三百趟等等。记得刚开始训
练的那段时间，累得春来晚上尿了

床，一时成为笑谈。
夏天也是不容易熬的，平举着

八一式突击步枪，枪管上吊着一块
砖头，一动不动在烈日下暴晒两个
小时。仅一天，春来的皮肤就晒脱
了皮，像是非洲人一样，黑黝黝的。
以至于多天，春来都不敢照镜子。
为了练习忍耐力，会抓来蚂蚁放到
脸上爬，甚至专门钻到野外的臭水
沟里，让蚊虫叮咬。一个晚上下来，
脸上全是红肿的疙瘩。那种痒疼的
感觉，春来每每想起来，都会不自主
地哆嗦。

特种兵也有军姿的训练，背十
字架，后脖领夹扑克，左右脖领扎大
头针，头顶大瓷碗，让脖颈、肩膀、腰
背保持挺拔，形成一道直线，一站就
是三四个小时。为了让双腿间没有
缝隙，春来在睡觉时，用背包绳把自
己的双腿捆起来。为了做到一出
脚，脚尖就自然绷直，春来就跪在地
上，脚面贴住地面，下腰，直至头着
地……那种滋味好难受，常人真的
无法理解。

每天还有倒功的训练，就是高

高向后跃起一米五，用背重重地砸
向水泥地。头一天练习，春来晚上
背都不能沾床，都是趴着睡觉。春
来是按照狙击手培养的，为了让双
目炯炯有神，在训练中会迎着太阳
练眼神，连续两分钟不眨眼才算过
了这一关。刚开始，春来不明白。
队长说，一旦出现情况，如果眨一下
眼睛，就有可能失去最佳射击时间。

对春来来说，最难的是野外生
存训练，带上三天的食物在野外生
存一星期，背上枪支弹药和生存用
品，途中还要执行上级准备的突围、
反突围、侦察敌情、攀登悬崖等演习
任务。第一次吃生老鼠时，春来闭
着眼睛，吃一口吐一口，肠子差点吐
出来……春来心里清楚，是特种兵
就得什么都不怕，什么困难都能克
服，是特种兵就得有“上天是雄鹰，
下海如蛟龙，入地似猛虎”的本事。

明天都有哪些首长来？我能过
关吗？兴奋，自豪，期许，忐忑……
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春来只盼着
天快快亮起来。

春来似乎迷糊了一会儿，天就

亮了。
到了训练场，春来扫了一眼，看

到指挥台那里坐了不少人。他不敢
分心，忙收回目光，心里既紧张又激
动。口令开始后，春来紧握手中枪，
抬头、挺胸、收腹，两腿笔直，目视前
方，纹丝不动。看到队列侧前方的
指挥旗发出命令，开始抬腿走正步。

因为走正步体现不出特种兵的
本领，正步结束后，根据每个人的特
长逐个技能展示。自然，春来的项
目是射击，在幕布墙上随意找出五
个位置，让春来辨认后，再用一块布
把整个幕布墙遮挡起来，让春来从
三百米外射击，就是“盲射”，全凭记
忆寻找目标。好在，前面三个目标
都被春来一一命中。不料想，队长
临时加大了难度，现场释放烟幕弹，
让春来射击其余两个。春来心里恼
火也没办法，将来在战场上，变化也
是瞬息万变的，他凝神静气，凭着刚
才的瞬时记忆，瞄准，射击，中了，春
来的心落到了半空；再瞄准，射击，
又中了，春来的心放了下来。

等到指挥台那里响起密集的掌
声，春来才回过神来。

“同志们好！”春来和战友们刚
要喊“首长好！”，忽然间一个个大张
着嘴巴，半天没合拢。春来看到，他
的爹娘就在其中，其他人，除了部队
的 几 位 领 导 ，也 都 是 战 友 们 的 父
母！泪水一下子弥漫了春来的眼
睛，当兵三年多来从未流过眼泪的
他，哭了。队长呜咽得更厉害，他整
整六年没有回家了。

♣ 侯发山

晒 秋

♣ 毕淑敏

鞋带儿百姓记事

♣ 马海霞

最后一只秋蚂蚱

春江泛舟图春江泛舟图（（国画国画）） 吴吴 刚刚

祖父是个石匠，他和邻居孙
爷爷一起结伴采石。祖母说他是
抡大锤的，除了力气没别的智
慧。但我知道他还有一样智慧
——逮蚂蚱。

秋天的蚂蚱最肥最好吃，每到
秋季是我打牙祭的时候，我总盼着
祖父收工回家，因为他回家手里必
然攥着一串蚂蚱，用狗尾巴草串得
整整齐齐。祖母接过蚂蚱，用开水
一烫，摘了翅膀，撒盐腌制一天，待
第二天放油锅里一炸，还没吃呢就
已经闻到香味儿了。

有时来不及等腌制好，便让
祖母用筷子夹着一只蚂蚱放在炉
火上烤，烤到金黄酥脆，咬一口唇
齿生香。

祖父喝酒时用手捏一根蚂蚱
腿儿，喝一口酒再把蚂蚱腿放嘴
里砸巴一下滋味，二两酒喝完了，
蚂蚱腿还没吃完呢。祖父说真正
喝酒之人不吃酒肴，那些大碗喝
酒大口吃肉的其实是肴客。祖父
说他认识一位酒前辈，一天馋酒
了，摸黑起来喝酒，一手持酒壶，
一手在桌子上摸索，记得晚上桌
子上有根蚂蚱腿，摸了半天总算
摸到了，喝一口酒砸巴一下蚂蚱
腿，整整喝了半宿，第二天醒来一
看，蚂蚱腿还在呢，细瞧自己当酒
肴的“蚂蚱腿”原来是颗铁钉。

祖父是真正喝酒之人，他只需
一根蚂蚱腿便够了，而我是不喝酒
的肴客，一盘蚂蚱也吃得下去 。

孙爷爷从不逮蚂蚱，他说他
“逮”功不如祖父好，久而久之便懒
得逮了。祖母说，孙爷爷净胡说，
他懒是真的，一次逮不住便无心再
逮，找个向阳坡躺下晒太阳去了。
而祖父满草丛找蚂蚱，为了逮一只
蚂蚱能从东坡追到西坡。原来祖
父逮蚂蚱的“智慧”不过是把休息
的时间都用在逮蚂蚱上。

有一年秋天，祖父干活伤了
腿，在家养伤，那年秋天我很少吃
上蚂蚱，因为我不会逮，偶尔能逮
住几个老婆脚，个小还没肉。

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早上，
祖父坐在北墙边眯着眼晒太阳，
我正好路过，发现离祖父不远处
的墙上趴着一只“登倒山”，体长
六七厘米，因为天凉了，它冻得缩
在墙上晒太阳。我不敢逮它，生
怕被它后腿上的锯齿划伤。我拉
了一下祖父衣角，指着墙上的“登
倒山”让他看，祖父示意我过去用
手逮住它。祖父说那只蚂蚱看起
来老了，蹦跶不动了，很好逮。

我猫着身子走过去，用手一
下扑住了它。跑到家里让祖母把
蚂蚱放火上烤熟了，午饭时，我给
祖父倒了一盅药酒，递给他那只

“登倒山”，并说，我自己亲手逮的
蚂蚱咽不下去，让祖父当酒肴。

祖父那天一个劲儿说我长大
了，祖孙俩来回推让蚂蚱，结果一
不小心掉地上，还没等我弯下腰
捡呢，被家里的芦花鸡一下啄走
了。我心疼得眼泪汪汪，祖父说，
没事，芦花鸡吃了也是长肉，等长
肥了，就杀了它吃肉。

谁知道，第二天我放学回家，
那只芦花鸡已经炖好端上餐桌
了。祖母直喊祖父败家，那只芦
花鸡正下蛋呢。

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只“登
倒山”在祖父心里的分量，他的孙
女长大了，懂得感恩心疼他了，这
个比过年还值得庆祝。

那只“登倒山”是那个秋天最
后一只蚂蚱，一直留在祖父的记
忆里，温暖着岁月。

人与自然

♣张志峰

女贞花开

花林宛转清风透
霞石玲珑瑞气开（书法） 王南方

清晨起来，打开窗户，便有女贞花香扑鼻而
来，我常常倚窗而立，饱饱的吸上一口带着香味儿
的空气，而后阅读一会儿，便外出去晨练。

女贞树树冠已窜到三层楼的窗户处，顺着窗
户往外看，女贞树开出的花，纷纷繁繁，偌大个树
冠，都被花儿覆盖，好像给女贞树披了一个盖头。
女贞树花黄黄的，黄中又透着一点绿，显得朴素而
淡雅，就像那略施粉黛的淑女，美而不艳。

大街两旁的绿化带中，不时地看到花满枝头
的女贞树的影子。如果你路过街心花园，还会看
到，开满花的女贞树旁的人行小道上，到处都是绰
绰的人群。早晨行走在大街上，空气清新，香气灌
鼻，你会感到十分地舒心。一阵风吹来，把香气吹
得满城都是。

女贞树不仅花香，其自身还有许多潜在的美
的特质。

女贞树又名冬青，是一年四季常青绿化树种，
长年为人们提供着绿的颜色，也为大地提供着鲜
活的生机。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分散种植着的女贞树，
显得很不起眼。它没有梧桐树那么高大，也没有
白杨树那么挺拔。但你别看这不惹人眼的女贞
树，却有着松柏一样坚韧的性格。

当秋去冬来的时候，万物凋零，而女贞却不惧
入冬前那秋风的恶扫，片片绿叶岿然不动。

苦寒且不惧，何惧尔秋风？
隆冬季节，寒风凛冽，千里冰封，而女贞树却

在这寒冷的季节里，亭亭玉立，苍翠如故。人称之
“有贞守之操”，以女贞名之，誉之也。

冬去春来时，女贞树长出的新芽，如处子的皮
肤，鲜鲜嫩嫩，绿得流彩，亮得发光。当百花盛开
的时候，它保持着淑女般的矜持。当春时已过，百
花消停，至仲夏时节，它便会在人们不在意的时
候，默不作声地开花了，开得那么地芬芳。

女贞树不仅花开得美，其籽也是可采用的中
药材。秋后变黑的籽，便是中药女贞子，可以明
目、乌发、补肝补肾。

女贞树身上有这么多的美质，但它并不显得
张扬。它不会自誉“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
修能”，而是矢志不移地守着那份初心，默默无闻
地护着那团绿色，始终把它最好一面献给大地。

默默者无闻，质朴者无华，平凡里有着不平凡。
这万树丛中极为普通的女贞树，不正像那许许多多身
处平凡岗位或里巷侧陋，只做事而不求名，默默无闻
地做出奉献的时代好人和道德模范吗？

纪实文学作品《雀儿山高度》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真实记述
了“时代楷模”其美多吉的成长、生活
故事和先进事迹，也彰显了他爱岗敬
业、珍爱团结、无私奉献的精神高度。

其美多吉是长途邮车驾驶员，
承担川藏邮路甘孜到德格段的邮
运任务。他爱岗敬业，三十年如一
日，驾驶邮车在平均海拔 3500 米的
雪线邮路上运送邮件，累计行驶里
程 140 多万公里，没有发生一起责
任事故。他意志坚强，遭遇歹徒袭

击时挺身而出，用鲜血和生命守护
邮件安全，又以坚韧的毅力锻炼康
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他珍爱团
结，以螺丝钉精神紧紧钉在川藏线
上，将党中央的声音、祖国四面八
方的邮件送往雪域高原的各个角
落，被群众誉为“雪线邮路的幸福
使者”。《雀儿山高度》是首部以邮
政系统典型人物为主人公的纪实
文学作品，其美多吉的成长故事展
现了新时代邮政者、奋斗者努力奔
跑，追梦圆梦的良好风貌。

《雀儿山高度》：雪线邮路的幸福使者
♣ 虞 婧

新书架

名家新篇

鞋可以分成两大类，有带儿的
和没带儿的鞋。没带儿的鞋，穿起
来方便，可跑不快。人穿着系了鞋
带儿的鞋，走路办事就利索多了。
那平添的机敏与速度，就蕴含在小
小的鞋带儿里面。

我小的时候不怕黑，不怕大的
声响。最恐惧的一件事，就是系鞋
带儿。那是上全托的幼儿园，刚开
始是老师给系鞋带儿。我觉得这是
世上最精巧的活儿，大人们的手指
像变魔术似的，三缠两绕，就打出
一个黑蜘蛛的结。

我决定自己学着系鞋带儿。我
费了很长时间打那个神秘的结。我
先是把它拆开，这是很容易的一件
事。但拆开之后完全不知道怎样再
扭结到一块儿。我第一次明白了破
坏一件东西是很简单的，要恢复它
就复杂多了。

只好再去找老师，她嘟囔了一
句，一个女孩子还这么淘气，把鞋
带儿都蹬开了，然后就飞快地打那

个宝贵的结儿。
我觉得我记住了那个过程。我

勇敢地第二次拆开了那个结。我费
了很长的时间练习，蹲在地上，直
到头晕眼花。我用老师的打法，却
打不成同样的结。只好试验其他新
奇的打结法，但鞋带始终是两根互
不相干的面条；要么就是它们凝结
得太紧密，像个破不出的谜语。面
对死结，我用牙齿去咬。

我很想把自己的过失永远地掩盖
过去。可是不行，午睡的时候我脱不
下鞋，上不了床，只有带着死结去见
老师。她粗暴地说：“你怎么这么笨？
连鞋带儿都不会解！”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老师看
不出我是在练习一项新本领的时候
失败了，却认定我是在重复一个旧
过程时的愚蠢？

她的确是费了很大劲儿才解开
了死结。有一瞬，她气得几乎要用
剪子剪断它们。那一刻，我好害怕
而且伤心，我觉得我害了鞋带儿。

我真正学会系鞋带儿，是在偶然
看到老师给别的小朋友操作这一过程
时，我恰好站在老师的背后，一切都
那么清晰明朗。我不知道应该算是自
己太笨还是老师考虑得不够周到：平
日她给我们系鞋带儿，都是蹲在我们
的对面，而要学会某项技艺，你必须
和老师站在同一方向。

我终于打出一个惟妙惟肖的结，
甚至比老师打的结还要紧，把脚背
都勒疼了。我把脚跷得高高的，仿
佛要把经过我面前的人都绊一个跟
头。鞋带儿快乐地耸立着，等着人
们发现这一惊人的事件。但是可惜得
很，无论我怎样暗示，大家都不表示
惊奇。我只有到老师那里去毛遂自
荐，老师看了我的鞋带儿一眼，说：

“你早就该会了。”
我立刻从成功之后的喜悦坠入

冰河。我至今感谢我的这位老师，
她使我极幼小的时候就懂得了——
有时候你自以为十分辉煌的成就，
在别人眼里是理所应当的平淡。

当我学会系鞋带儿以后，我就不
再珍惜这个技巧了。系鞋带儿很要紧
的一条是两个端头留得一样长。我渐
渐地不再像初学那样将它们比画得如
孪生兄弟，而是敷衍地一长一短随便
绾两个结，任凭它们像断了一只翅膀
的蝴蝶在我的鞋面上乱颤。

学会了偷工减料，我很高兴，
但鞋带儿开始反击。那个冬天的风
寒冷得如同冰糖葫芦上亮脆的薄
片，把人的手割出细碎的血口。我
刚上学，要走很远的路。未系牢的
鞋带儿像风筝飘带儿挂在一块尖锐
的石头上，我摔了个大马趴。我懵
懵懂懂爬起来，这一刻，让我刻骨
铭心地记住了鞋带儿的重要性。

从此以后，我再不敢忽视系鞋带
儿这一类的小事，你疏忽了它，它绝
不会疏忽了你。你若不信，它就在你
最扬扬得意的时候轻轻抖出一个花
样，让你静静地躺在大地上清醒。

所以鞋带儿断了，我从不将就，
赶快换新的。要赶路，结实最重要。

军歌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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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爱香的环因为长进肉里，
医生建议保留，否则要开膛破肚，
风险很大。女儿们骗她那个钢圈
已经不在她的身体里，也许掉到
什么地方去了，总之一切正常。此
后，找环就成了吴爱香生活中一件
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半夜醒来满屋
子翻，有时在初秀身上扒来扒去
你看见我的环了吗 ？她就样找了
一些年，直到有一回在床底下找到
一个银光闪闪的钢圈——那是初
冰从五金铺买的——她高兴得呀
呀直叫。她死在油菜花还没有凋
谢，蜜蜂嗡嗡鼓震的春天。她的葬
礼比戚念慈的更令人印象深刻。出
殡那天披麻戴孝的队伍涂白长堤
与田野。铳响、鼓乐、鞭炮、烟雾笼
天，杂花野草纷纷伏地，蠕动了整
整一个小时才到达墓地。

5
初云常回娘家走动。久而久

之，人们对她婆婆的事情了如指
掌，就像她亲口说的一样。她最喜
欢兜售儿子善良的美德，他看到
荒野里的一根电线杆都会替它感
到寂寞。好像这个美德足以抵消
无能、懒惰、自私、不思进取的所
有缺点，贫穷苦熬的生活也因此

比别人的贫穷要甜蜜美好。她正
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时时将这盘
美德制造的生活点心端到初云面
前，请她仔细地品尝，并搭配个人
经历的佐料。

想想我们这一辈，上山下乡
自然灾害，十年动乱，你们到哪儿
找这么好过的日子？自己有田有地
当家做主，不短吃缺穿少用，又是
改革开放，又是市场经济，社会平
安无事，你们这一代，只要手脚勤
快一点，什么都有来的。

她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出一点
城里人的影子。了解她家世的人，
知道她有文化的父母双双意外死
亡，于是她恐惧城市生活，她从没
打算返城，连真正的农民都没有像
她这样热爱土地，喜欢赤脚走在田
埂上的。没想到儿子偏偏长成读书
人的样子，这让她左右为难。

人们开玩笑说，阎真清的外
公外婆都是拿笔杆子的，他那些
阉鸡工具也是笔杆子，只不过他
外公外婆写字，他画鸡公蛋，并且
他阉鸡从没出过什么事故，不像
写字那样有生命危险。

可惜的是，时代发展社会进
步，阉鸡这门手艺居然不中用了，

冷清得连个看客都没有。早些年
不管在哪儿阉鸡，周围都会蹲几
个神情严肃的小娃娃无比崇敬地
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阉完鸡洗
净手，一杯热气腾腾的芝麻豆子
姜丝茶递到手中，更别说许配女
儿攀结亲家的好事。

他结婚前惯常怎么做的，结
婚后也怎么做。比如阉鸡回来，先
将钞票塞给母亲，讲讲这一遭的
见闻，阉了多少鸡，东家如何客
气，先叙上个把钟头才回到自己的
房间，只不过此时的房间里多了初
云，一个不咸不淡的女人，给他带
来不咸不淡的生活。后来有了一个
女儿，再后来又多了一个儿子，他
都没怎么抱他们，他们就会走路
了，会下田挖泥鳅了，他女人的胯
骨那儿也宽得摸不着边际了。正如
他的媒婆表亲说的那样，初云是个
会生养的女人，如果政策允许，她
也能像她母亲那样一口气生六七个。

阎真清怕养那么多孩子，因此
发自内心的感谢贴心好政策，只是
在结扎问题上产生了口角。阎真清
手臂只能拎鸡，初云是家里主要劳
动力，她觉得如果她去结扎，体质弱
下来，农活怎么办。阎真清听她的意

思是要他去结扎，眼睛都惊圆了。
我这辈子阉来阉去，最后闹到

自己倒被阉了。这不是存心让人看
笑话吗？

阎真清的母亲更是一把拦在
前面，“初云啊，你无病无痛健健康
康，哪能让男人去结扎。男人又不
能生孩子，他们都说了术后休息十

天半个月对生活没有任何影响。那
么多女人结扎了，还不是挑得扛
得，什么事也没有。”

初云原本只是担心农活问题
表达一下忧虑，况且的确找不出有
几个女人愿意让自己的男人去结
扎的，她也认为自己的男人被阉
了，说出去不好听，做妻子的会抬
不起头来。但她没有吭声，阎真清
母子的态度让她心里不舒服，她仔
细地看自己的一双睡熟的儿女，理
解了那个同为母亲的女人。

初云经常在隔壁听到阎真清
和母亲聊天的声音时高时低，她知
道他还带了些什么东西放在他妈
那边，他不在的时候，她可以过去
跟她妈边吃边聊天，增加婆媳感
情。她从没去过。她觉得那些钱和
食物本该放在她这边，由她送过去
给母亲更合情理，那样她才会有妻
子的尊严。她不愿去乞食。她知道
在他母子之间，就算她是块刀片也
不可能穿插进去。她还从没见过亲
密无间到这步田地的母子关系，甚
至婚姻，对阎真清来说都像是这棵
阎氏家族树上无关紧要的枝丫。她
有时瞎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见不
得人的关系，她知道世界上发生过

这种事情。即便有什么，她也不会嫉
妒，他本来就是她娘身上掉下来的
嘛。当然她明白自己只是胡思乱想，
阎真清就像来宝当年受宠爱一样，
这是乡下女孩不可能从父母那儿得
到的东西，乡下人养狗都重公的轻
母的，称母狗为草狗并嗤之以鼻的。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闻到
他身上有股打湿了的鸡毛味，就
像经常剖鱼的，不管怎么洗，身上
总有鱼腥气。她有一次说了出来。
如果她知道阎真清是那样的反
应，她永远不会说出他身上有鸡
毛味的事实，甚至不去谈论任何
与鸡有关的事情。也正是那一次，
她发现阎真清孤傲的外表不过是
为了掩饰内心的自卑。

王阳冥他不过是一个抹尸发
鬼财的黑矬子走了狗屎运。人们
都是碰哒鬼，去相信他胡说八
道。被王阳冥的风生水起盖下
去，戚念慈在孙女婿之间一碗水
不端平偏得厉害之后，阎真清常
常咬着腮帮骨一言不发，也很少
去初家露脸，去了也是吃餐饭就
走了，也不管大家怎么想。现在，
他头一遭像鬣狗那样露出粉红的
牙龈。

你现在是要跟别人一起挖苦
我，看不起我，你有本事为什么当
初不去找一个身上没鸡屎味的？
你现在也可以去找，捡好你的东
西，我一秒钟都不会拦你。他还说
了很多难听的话，甚至提到她在
床上的样子，像个死人一样，屁股
都懒得扭两下，有时还嗑瓜子，我
都没说你什么，你倒是来找碴了。

她静静地听着各种污言秽
语，让他说了个够，直到声音渐渐
疲软最后委屈地哭了起来，仿佛
因为她不还击，导致他失去游戏
的乐趣，大人和小孩一样，这时候
都是等着奶嘴的慰藉。

初云没理他，像她母亲一样
从不顶撞丈夫，她拿把锄头去园
里松土栽菜。当她看见婆婆也拿
着锄头过来，她知道她在墙那边
听得清清楚楚，他们的生活都在
她的耳朵里，只要她留意，不会漏
掉任何精彩的细节。这个老知青
的文化水平似乎全部用在耍奸使
滑上，她说要勤俭持家，蔬菜摘下
黄叶留着，吃好的拿去卖，她自己
就是这么过来的，初云必
需继承这一传统。她的钱
袋子只进不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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